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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作品名稱 海豚紀行 

好像聞到了早晨的氣味，海豚睜開眼睛，迎接著他的依舊是探不見終點的灰深藍色，

與未曾停歇的下墜感。 

已經懶的數清記事後的時間過了多長，也不記得究竟在這片海中生活了多久。海豚並

不是喜歡記筆記，卻也不是擅長記憶的類型，總把事情編纂進腦袋免不了落下個幾件事

情。然而關於自己的事情，他還是稍微有點自信可以把握的透徹。難以細算的日子裡，一

次一次的過往經驗讓他知曉自己比起其他同伴確實有些相異之處，而海豚也確實從中掌握

了權衡的技巧。儘管他並非生活在群體的中心，卻也不是太靠近邊角的位置，一眼望過去

並沒有什麼不同。 

據說陽光探入洋中約莫可以深入兩百公尺，那是理論上絕對得以覆蓋海豚生存空間的

範圍，但海豚總是覺得這片海域透著一股陰冷黏稠的味道。既沒有著力點，也看不見盡

頭，有如純粹的灰色。儘管放著不管似乎也不見有什麼問題發生，僅是令人著實煩悶。 

海豚確實是對時間沒什麼概念的，他的生理時鐘似乎從來都不搭理日落生息，本人也

未曾在意。只是天氣逐漸變暖，宣告著夏天正緩慢到來的訊息，他卻無法忽略。 

那向來是四季之中最喧鬧的時節。洋流會帶來許多過客，沖散許多一往如常；高熱的

氣溫如同大釜下的柴薪，把思緒裡的水份蒸乾，讓那些雜亂無章又無處發洩的情感變的更

加混濁而衝突。他說不清自己對於這個季節的好惡，但若是和其他時候相較起來總還是有

多一點感觸的吧，海豚單純的想著。 

至少直到他第一次親手觸碰花朵為何物之前，他都是這樣認為的。 

 

 

 

洋流自南邊來了，不出意料地。 

海豚把自己安置在水流並不強勁的位置，彷彿看電影似的欣賞著。當然這是浪漫些的

說法，海豚想著，事實上他就僅僅是放棄了參與，旁觀著大千世界的匯集從眼前走過。 

然後他看見了花。陳舊而脆弱，連洋流都將之遺棄，轉眼變要沉入海底。 

海豚在腦袋裡翻攪著與花為數不多的相關知識，覺得那大約是名為向日葵的花朵吧。

大大的花朵邊上乘載著細小的黃色花瓣，與翠綠的而茁壯的莖呈現鮮明對比。能看得出花

的顏色已經有些褪去了，枝葉的邊角也已經留下了難以忽略的傷痕。然而花形依舊完整，

在洋流中彷彿閃著光似的，吸引住了海豚的目光。 

不自覺的伸出手便接過了那朵花。他本以為花應該是在泥上生落相循，化作春泥更護

春的存在，而手中的花朵究竟是為什麼才在此飄零呢。數不清的好奇從掌心延伸開來，彷

彿另一朵花也於此綻放似的。他忍不住開始修補這朵舊花，不一會兒便讓他重新再綻放出

新鮮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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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動作得入神，以致自認警戒心不低的他一時之間沒發現自己也成了被窺探的對

象。 

「如果會受到花的的吸引，你就不該待在這裡。」那是一個略帶蒼老的聲音，冷不防

地從背後傳來。海豚轉過頭，看見一隻老海龜這麼說著：「嚇到你了我很抱歉，但你不該

當隻海豚。」 

「誰都不能決定自己的出身吧。」海豚有些愕然，或許還夾雜了幾分不服氣在內，他

辯答著，同時不太理解自己為什麼有點火氣上湧的感覺。些許是因為氣溫的緣故吧。 

然而海龜看起來並沒有要吵架的意思。他只是低沉而柔緩的笑了笑，說道：「是的。

但是你有能力離開這片海洋吧？上岸去養育和見證更多花的週期開落，不應該是更適合你

的嗎？」 

「我不知道。」海豚回答，至少他覺得自己是據實以告。 

 

 

 

海龜很快便離去了，明明是率先開口分支了路途的那方，卻再不關心似的轉身隨著洋

流便走，彷彿失去了興趣似的。 

根據海龜的說法，不久後人類要在近海處舉行慶典。到了那天，若是海豚願意變可以

離開海洋。海豚本想追問下去，海龜卻只要他自己考慮清楚。 

不知為何感覺真糟。不過至少對方確實留下了點有用的情報，海豚想著。 他不知

道是否該單純憑著對於一點吸引便衝動行事，雖然得到新的路標，轉眼卻又丟了地圖。他

覺得自己應該靜下來再三斟酌會比較好，卻忘記了世上唯有時間公平到殘忍，不會因為他

的一點點迷茫而停下。 

水面傳來了一聲聲悶響，聽起來既不規律卻又非全然地雜亂無章。據說是人類慶典的

預演，確保一切照著預期前進的測試手段。 

海豚在那聲音之中從淺眠醒了過來。 

以光線來看似乎尚未入夜，淺淺的橘色在水面下肆意躍動著，很快便融入那份曲折

中。 

不知道怎麼的，他覺得黃昏理想中的模樣便是如此吧。雖然明知道只要躍出水面，便

能見到完整的紅霞與其後染的壯烈的天空。然而如此簡單的動作，一旦摻雜上那份逐漸下

沉的本能，很快就變的沉重起來，逐漸混濁至再也看不清輪廓。 

這種事情如果對海訴說，未免風險太高了。那片相通的海水總是能夠遞送任何預想內

外的事情，毫無底線可言。他想起了自己的祖先，用歌聲換取人類的雙腿，踩著背棄本能

的詛咒，一步一步登上了陸地。是否正是因為那片得以踏著實地的所在無須再有著這種無

法啟齒的劣根性，他的祖先才離開了生養這片自己的地方？ 

海豚當然知道這是難以逆行的，只要留下越多足跡，這個世界就越容易記得這份曾經

作為人類的事實，距離這片海便更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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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他並不在乎他人的看法，但自己的想法卻難以忽略。海是生養他的母親，彷彿他

的王，自己像是即將叛變的臣子，正一手踏破命運規劃給他的藍圖、責任與義務。 

海的外邊有著沙灘與街道，在那之外是人類生活的地方，是另一個尚只存在唇齒之間

流傳的小道消息的世界。若是倒映於眼裡的色彩還有灰藍以外的選項，得以一窺那份光景

的自己是否終能掙脫那份未曾停止的下墜感？ 

賜福不過是能接受著與詛咒相擁，他告訴著自己，終究還是伸出了交易的手。 

有意思的是他甚至不太清楚自己在跟誰交易，只知道一旦達成約定，對雙方都有好

處。而他確實有著對方想要的東西。紅色的血滴自指間冒出，沒有在海水裡擴散開來，反

而像是朱紅的章印，糾結成難以辨認的模樣，轉瞬之間落入深海，發出「咚」的一聲。面

對未知的興奮感甚至壓過了生理改變的不適，海豚閉上眼睛，在心中默默道別了自己的尾

巴，在再也不能呼吸的那刻破水而出。 

想像中的迎接結束的方式有上百種方式，然而到不得不面對的時候才發現如此簡單，

簡單到忍不住發出無意義的嘆息。 

海豚成了人類。 

夜空下的海浪如同綴著白邊的黑紗，一道道的捲著他上岸。儘管海豚現在還只能聽見

一聲一聲劃上天空的聲音，但他想，那必定是絢爛煙花正在妝點夜色，在黑色畫布上掛上

五彩斑斕。 

慶典還在繼續，他抬起頭，看著一發發花火在眼前上升綻放，隨後又消失無蹤。儘管

這樣想確實有幾分臭美的意謂，海豚想著，像是在慶祝我的新生一般呢。他掙扎著坐起，

讓自己新生的雙足著力覆上細沙鋪成的海岸。浪還在他的腳前持續拍打，第一次自上觀察

海面風景的海豚看著那些盛開的夜空之花，他有些意外，那些轉瞬即逝卻又未曾間斷的光

亮，和前仆後繼撲打著細沙的湧浪們看起來竟然如此相像。 

海豚突然有了不好的預感。 

他趕緊大口大口的呼吸，並試著以雙腳站立前行。很容易便做到了，沒有任何問題。

或許海龜是對的，大約他真的有離海生活的天賦吧。但很快他就發現了，不對勁的感覺仍

未消失。 

即便空氣不像水流有著乘載一切的浮力，即便腳下的道路已經是固定的形狀、再也不

是似是而非扭曲著的形體，海豚的眼睛仍未像他所想像的，能捕捉清晰地輪廓與顏色。他

看向最後幾發宣告劇終的煙火，發現他們像是蒙上灰塵似的，已然失去了第一眼所見到的

色彩，盯視越久情況便越嚴重，直到再也辨認不清原本的滋味。 

色彩在他眼中原來是會氧化的。有效期限奇短無比，轉瞬即逝。若是想一直收著新鮮

的顏色，那必定得貪得無厭的獲取才能做到吧。 

像是黑洞一樣，永遠不知滿足為何物。 

早就察覺而視而不見的終歸是自己，有意無意怪罪著那片海的還是自己。他所居住的

清澈水域從來不是灰色，也未曾拖墜任何東西下沉。 

海的邊上僅剩一點回音還奔跑著，很快就要回歸寂靜。 

像是在嘲笑那份獻上一切換得的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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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再看來簡直羞憤難當。海豚背向故鄉，踏上濱海的街道，朝著陸地中心走的方向

走去。 

 

 

 

海豚定居在了花田裡。 

那是一個離海不遠而又有些距離的地方。看不見海，也聽不見浪潮聲，只是深夜之中

偶爾可以嗅到海風的氣味。 

原本他是想四處周遊的，至少也想找到一樣在他眼中不會蒙上灰的事物。沒想到自己

最後還是離不開花，或許細想起來是諷刺的吧。他終究還是學不會人類的語言，嘗試過幾

次後便也放棄了。這個廣闊的花園裡面罕有其他人類的造訪，他覺得相較起來也還算自

在。 

他依舊沒有什麼時間的概念，也沒有得以對照參考的情報。大約是盛夏吧，海豚想

著，畢竟現在正是搖曳綻放著的向日葵最好的時候。 

 那是一株來自都市的向日葵，帶著不合時宜的傾慕請求著於此定居。原本海豚是拒絕

向日葵的，這樣太容易想起那朵舊花了，他總不願有任何一點困在那些在故鄉生活回憶的

風險。向日葵卻不願意就此打退堂鼓，次數多了，海豚便也妥協了。 

向日葵很擅長聊天，也很擅長擁抱。海豚有些費解，畢竟這樣的一朵花絕對得以生活

在更加富足的花田。然而向日葵只是說著這裡很好，有陽光、空氣和水，已經足夠好了。 

海豚覺得自己是真的不懂向日葵。 

偶爾，他會陪著向日葵一起看著天空，看著日出日落。海豚的視線依舊灰濛濛的，但

見過的東西增加之後也能加以辨別細微的色彩了，他覺得這樣也不壞。 

比起試著去理解向日葵，再從其中找出炫目不已的部分，海豚更喜歡看著向日葵面向

陽光露出耀眼的微笑。離開海洋的自己理所當然的也拋卻了自己的天職，然而向日葵卻把

自己的才能與責任施展的近乎完美。大約是如此，明明園裡的花為數不少，海豚還是樂意

偏愛向日葵的，大概。 

儘管海豚對自己的喜愛抱持疑問態度，對於自己所不喜歡的事物卻有著無比清晰的界

定。他明白他一定非常討厭蟲子，卻能縱容蜜蜂在向日葵周圍四處飛舞。向日葵曾表明，

如果海豚有意見，他一定會要求蜜蜂不再靠近。然而海豚只是說：「他們幫忙授粉，對你

而言也是好事吧。」便再沒其他意見。那時向日葵臉上掩不住的失落，海豚盡數都看盡了

眼裡，卻無法給出一句無聲的抱歉以外的答覆。 

至此海豚算是稍加意識到了，向日葵大概是真的很喜歡自己吧。 

他不想對別人的好惡做評論，終歸那是他人的自由。然而他還是相當訝異的，一個連

自我和生命的底線都放棄的人，竟然還得以被冠上那份傾慕的顏色。 

那簡直像是神明一般，純粹又不謀求回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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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著，真正的神大約是存在的，而究竟是否平等的愛著眾生便不得而知了。但神應

該是愛著自己的吧，畢竟雖然自己的雙眼的確有所殘缺，但總歸還是擁有著應當離海而生

的才能。然而連海豚自己都難以喜歡上的自己，卻得到的真實而單純的喜愛。 

海豚不禁對向日葵心生更複雜的情感，他也說不清是什麼。只是對於無法拿出對等的

情感來回應向日葵這件事情，更加失落了一些。 

 

 

 

風吹來了陣陣風鈴的聲音，也帶來時計走過的消息。轉眼便又是數個日出日落走過。 

即使沒有特別提及，經常目睹天光漸亮的話，即使再漠不關心也還是能察覺的。日出

的時間越來越晚了，夏天正在逝去。 

那個得以擺脫沉重衣裳、甩開陰鬱終日的季節，並不會為任何人事物所稍作停留。即

便這層道理如此顯而易見，自己原來仍然忍不住為此感到悲傷啊，海豚想著。 

雖說本意定然並非如此，但若說櫻花訴說的是開始，想必向日葵的寄語一定是死亡

吧。說到底，夏天在四季中之所令人疼惜，其原因也並非夏天本身。炎熱的氣溫、午後滂

沱的雨、無處不在的蟲子，即便稍微貪看上了青空與積雨雲的顏色，令人厭煩而無力的事

情依舊比比皆是。海豚想，自己所貪圖的，大概只是一切結束之前，那段短暫、青澀，有

些微苦，卻又無可替代的希望。 

擅自把夏染上夏被定義的色彩，不知節制的索取之後又為了這份流轉的時節傷感。海

豚想到此節便覺得，這份悲傷本身何嘗不是一件令人悲傷的事情呢。 

又或是自己所期待的，只是下一個夏季吧。將這回來不及看的景色、尚未注意到的蟬

聲、觸碰不到的午後雷雨，通通推卸給明天。如此便能覺得這樣的今日，似乎也不需要迫

切的終結。但是僅僅是駐足不前的期待著，下一次四季輪轉的時候，會到來的依舊只是六

月七月與八月的總稱。就算再勉強一點，把微冷濕黏的五月和仍舊炎熱的九月也加總合併

進去，一樣無濟於事。 

「最令人悲傷的，是明知如此卻尚未啟程的我吧。」海豚對著向日葵說。 

「你不需要啟程也可以。」向日葵看著他回答，很快的又轉開視線。 

而海豚覺得向日葵面對自己越來越擅長隱藏了。 

 

 

 

海無論怎樣想方設法的計算離別的方式都不會延緩必須說再見的時間，這點海豚心知

肚明。然而他以為至少得以見到第一片楓葉轉紅之後，才必須面對那份必然的悲傷。 

向日葵死了。 

仔細推敲的話也並非什麼怪事。夏天早已過了大半，輪迴有序也並非第一天知曉。自

從向日葵開始學會用一些很蹩腳的藉口掩飾自己身體上的異常，海豚便意識到這一天終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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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會到來的。他覺得這樣的結局自己還能接受，畢竟失去本是獲得之後的必然，打從沒有

拒絕向日葵開始，他隱隱約約便做好如此的打算。 

「晚安，我的太陽。」 

向日葵在最後只是吐出這樣一句話便逕自迎來了凋謝，枯萎的花前只剩海豚一人獨

坐。海豚原本並不覺得有任何現實可以再擊倒他了，然而此刻他才發現自己遠比想像中脆

弱。 

時間長了，他有早就思考清楚自己並非是愛著向日葵的，只是貪圖著向日葵日日夜夜

對著向陽處從未掩飾的眷戀之意。然而他也知道，向日葵並非只是傾慕著那顆未曾停止散

著光與熱的恆星。會露出如此耀眼微笑的花朵竟然把黑洞一樣得自己當成那種得以平等的

供養萬千生命的存在，再努力視而不見也改變不了著實罪孽深重的事實。 

好想乾脆就此蒙上了自己的眼睛啊，海豚心想。即使知道只是又一次對著事實的逃

避，比起總是得到又消失後的本能性悲傷，還不如全部都拋棄繼承。想是這樣想著，他卻

又無法真的狠下手去戳瞎自己的眼睛。 

回過神來，似乎已經過了相當漫長的時間。他哪裡都不想去了，卻也難以再待在這片

已經徹底枯萎的花園。他無意識的邁出步伐，任由世界把他帶往任何角落。 

再抬起頭時，海豚已經回到濱海的街道。 

明明毅然離去的那天種種還能很清晰的回憶起來，這條街卻早也不是原來的模樣。他

還記得自己離開的那個夜晚有著初夏的微風與熱鬧的慶典，現在只能看見枯萎的木和白雪

飄落的模樣。或許是回憶使然又或許是一時興起，他模仿著當年自己還生活在海中時抓住

那朵向日葵的動作，意外的抓到一朵細小的雪花。海豚僅是瞥了一眼便不再在意，畢竟那

種脆弱的雪花，不稍加呵護的話必然會迎來很快便融化的結局。 

他站在街道的影子之下，等著這條街道被遺忘、荒廢、崩解，然後再次化為海洋一部

分的那天。 

隨著斷垣殘壁再次墜落回故鄉，似乎不是太光彩的事情啊。但無所謂了，到那個時

候，失去了尾巴的自己必定會就此下沉，聾聵的雙耳將再也分辨不清細微的水流聲。只剩

眼還能勉強見證漸漸遠去的光亮，以及終將融於灰色之中的此身。然而無論再怎麼發表著

放棄宣告，這份泥生的手腳還是會奮力擺動。明明早就浸透了深海的寒意，到頭來卻還是

眷戀著天空與大地，著實狼狽。 

但在那片見證無數起始與終末的海洋面前，誰又不是狼狽的呢？ 

耳際傳來不知道是鋼筋還是水泥斷裂的巨響，又或是整條街都一起崩塌了吧。海豚沒

有抵抗的跌入海中。 

 

 

 

海豚覺得自己必須道歉，他把那邊小小的冰霜看的太脆弱了。雪花沒有化開，反而伸

出手拉住了海豚。明明自己也是竭盡全力才未墜落海，卻執拗著不肯放手，緩住了兩人的

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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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回到了夏夜一般，海豚想著。那個街口彷彿又在眼前延展開來，他知道自己的時

計要重新開始運轉了。 

這回若是在途中得以獲得寬恕，能夠見到的所在終點的所在，那也不壞吧。 

就從兩個人一起沉溺著的灰色海洋中開始。 

 

 


